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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彼知己的益举——评《中美长期对话 (1986-2001)》 

杨玉圣 

  无论是历史背景、文化传统还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等，中国和美国都是迥然不同的 

两个大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关系及其未来走向，不仅对于两国本 

身、而且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甚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都有重大影响。制约、刺激两国关系的 

因素，当然多种多样，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无疑是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正如王缉 

思先生所揭示的，“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的看法，同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存在着密切 

的互动关系。要使两国关系真正具有建设性，而且长期稳定下来，必须在听取公众意见的同 

时教育公众，缩小两国公众间的认知差距。”（《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序言”， 

第1页）因此，如何正确评估各自关于对方的形象与认识，从而减少误会与摩擦，进而加深 

了解和理解，恐怕是中美学术界面临的最迫切的学术工作之一。这一工作，不仅有不言而喻 

的学术意义，而且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必要性。 

知彼知己的益举美国研究 

  关于中美之间的认识与形象问题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研究，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最 

近十几年来，围绕着中国人的美国观以及美国人的中国观，学者们已给予越来越多的关心和 

重视，并陆续有专门性的资料集和专著等研究成果问世。【注释】 

举其代表性者，如欧大伟(R.David Arkush)、李欧梵(Leo O.Lee)编《没有鬼的土地：19世 

纪中叶至今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Land Without Ghosts: Chinese Impressi 

on of America from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伯克利加 

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著《美丽的帝国主义者》(Beaut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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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杨玉圣、辛逸、胡玉坤编《我说美利坚》（山东人民 

出版社1995年版）；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1997年重印）；张济顺著《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复旦大学出版 

社1999年版）；本森·李·格雷森(Benson Lee Grayson)编《美国的中国形象》（ 

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弗雷德里克·安格出版公司1979年版 

）；乔纳森·戈德斯坦(Jonathan Goldstein)、杰里·伊萨里尔(Jerry Israel)、希拉里· 

康罗伊(Hilary Conroy)编《美国看中国》(America Views China: American Imag 

es of China Then and Now，利哈伊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景伦著《走进东方 

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保罗·埃文斯著《费正清看中国》（陈同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侯且岸著《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T.克里斯托夫·杰斯珀森(T.Christopher Jespersen)著《美 

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

996年版)；李洪山、洪朝辉编《形象、认知与中美关系 

的形成》(Image, Perception, and the Making of U.S. China Relations，美利坚大学

出版社1998年版)；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Robert Isaacs）著《美国 

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托马斯·博克(Thomas Bork) 

、丁伯成著《大洋彼岸的中国梦幻：美国“精英”的中国观》（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 

【注尾】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与既往的研究著作相比，最新问世的成果已经突破了单向的研究中 

国人的美国观或美国人的中国观的模式，而是把中美相互之间的形象与认识结合起来，进行 

比较研究。【注释】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新书《有限的对手：中美在后冷战时期的相互形象》(Limited Ad

versaries, Post Cold War Sino American Mutual Images)。据 

说是首次把中美之间的相互看法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打破了以往这类 

研究“各说各话”的局面。详见王建伟：《为什么我看你不顺眼？评〈有限的对手：中美在 

后冷战时期的相互形象〉》，全球论坛网（http://globe.jfdaily.com/epublish/gb/paper 

99/1/class009900001/hwz199654.htm）。 

【注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变化，因为这使得该问题的研究更加立 

体化了。无独有 

偶，刚刚出版的陶美心（Maxine Thomas）、赵梅主编的《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以“中美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看法的比较”为主题 

，也正好契合了这种新的立体化的双向研究取向。 

  “中美长期对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美国凯特林基金会自1985年以来长 

期进行的合作研究项目。自1986年以来，围绕不同时期的中美关系这个核心话题，两国专家 

学者轮番在中美多次举行专门会议，与会人士“坦诚相待，各抒己见，间或有激烈交锋，更 

多的则是友好交流。如果说‘长期对话’的初衷是增进双方了解，并把对方观点转达给本国 

政府的话，这一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王缉思：《中美长期对话》“序言”，第1页） 

。 

  如果说这一历时长久的合作项目有什么美中之不足的话，那么，我觉得该学术合作计划 

的成果总结方面的工作，恐怕还不够及时和彰显。或者说，该项目历次会议的讨论成果，事 

实上并未有效地转化为可以共享的学术资源。这应该说是不无可惜的。幸运的是，这种状况 

终于有了明显的转变：1999年，“中美长期对话”项目将2000年讨论会的主题定为“中美两 

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看法的比较”，这就为将“对话”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提供了重要契机 

。 

  本书《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就是关于“中美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看法的比较 



”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可以说是“中美长期对话”项目的标志性成果。本书编者称该书“ 

既是对该项目研究成果的最新总结，也是对中美双方人士为此所做的长达15年的不懈努力的 

纪念”，可谓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本书由3篇调查报告、10篇相关的评论性文章组成，内 

容丰富。从阅读心理的角度说，不同的读者可以发现自己不同的兴趣点。比如，资中筠先生 

的《中国人过去与现在的世界观：兼论“中国例外说” 》，文短而意长，发人深思。不过 

，就我本人而言，最感兴趣的还是赵梅的《中国人看美国》和陶美心的《“中美对话”研究 

报告》、多博研究会的《美国公众对中国看法的深度分析》，这是三篇相当深入、细致的调 

查与研究报告，均立足于充分的定量分析的基础而展开严谨的定性研究，可谓交叉互补，相 

得益彰。这是其共同的特点和优点。 

  《中国人看美国》是在多次的问卷调查、访谈、专题研讨会等的基础上完成的，由此可 

以看到新世纪之初中国人对美国的整体认识、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看法 

等生动有趣的侧面。尽管调查和受访对象主要集中在大学生、新闻界人士、公务员、工商业 

者和城镇居民，未能涉及广大的农村人群，但调查结果仍然弥足可贵。就我所知，如此认真 

地由专家主持进行如此主题明确而集中的广泛调查，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通过调查，可以 

更准确地掌握有关信息资料，为进一步分析、研究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复杂形象提供了可 

靠的基础。研究表明，“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第20页）。复杂的 

“爱恨”情结交织，而且在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中无甚差别，“其中‘爱’体现在多数中国 

民众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的正面印象上，而‘恨’则表现在多数 

中国民众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负面印象上。”（第20页）高度现代化、丰衣足食、科技发 

达、经济繁荣、人才聚集、综合实力强大、民主制度、多元文化、麦当劳、可口可乐、NBA 

等等，成为受访者“一提到美国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自由回答时的首选词汇。同时，当 

回答“用一个词描述美国当前的国际地位”时，“霸道”一词居各组人群调查结果之首。一 

位新闻记者在一次小组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也可以作为上述调查的很好的诠释：“就美国 

国内的状况而言，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它繁荣、强大、富庶，以及相对宽松的人文环 

境。美国人把自己的国家治理的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让他们插手国际事务呢？因为， 

它在国际事务中，太傲慢与霸道了，实在让人难以接受。”（第6页）更应值得重视的是人 

们对问卷“您是否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的回答：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目前非但没有日趋 

衰落，反而在20世纪末因信息革命而有了新的发展，有的受访者还提出了“美国正在走向强 

大”的观点（第7页）。这说明，在看待美国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国家及其未来走向的重大 

问题上，中国人的认识不仅越来越平和，而且也开始日趋务实和理性了。假如我们回首过去 

50年来中美关系及其各自形象的莫测变幻，那么，就应该承认，这是一个看似不起眼、而实 

则了不起的转化和进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非常赞同赵梅所作的如下论断：“同60 

年代相比，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无疑是大为改观了，公式化的文字和被扭曲的形象不见了。 

同80年代的‘美国热’相比，当前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更加趋于理性化，一些不切实际的幻 

想开始被抛弃。如今中国人既看到美国好的一面，也看到不好的一面。在他们眼里，美国既 

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我认为，这种理性的审视态度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正常的状态。” 

（第18页）然而，历史老人可以作证，为了此一对美国认识的“较为成熟的、正常的状态” 

，我们在过去究竟走过了多少弯路，岂堪回首？ 

  与《中国人看美国》相对应，美国学者的两篇研究报告提供了一幅可供比较思考的参照 

。从《“中美对话”研究报告》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不同阶层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而 

且还可以领会美国学者开展类似课题研究而使用的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美国 

公众对中国看法的深度分析》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很少”，“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 

关于中国的新闻”。尽管在不少美国人的心目中，工作勤奋、有创造力、爱好和平、谦虚、 

守纪律、重视教育、讲求礼貌等成为“哪个形容词可以最恰当地反映你对中国人的看法”时 

的主要选择性答案（第44页），但“人口过剩和拥挤”、“侵犯人权”、“歧视妇女以及包 

括强制堕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贫穷而后经济落后”等（第46页），强烈地构成了同一批 

受访美国人的另一幅中国图景。这说明，如何切实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和理解，确实还有很 

多工作可做。 



 

  无论是在闭塞的过去还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中美之间相互存在的形象和认识， 

就总体上而言，既有正面的、积极的方面，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另一方面。问题在于，如何 

通过卓有成效的努力，尽量将这种负面的、消极的形象和认识转化为正面的、积极的。可以 

说，消解误会，减少隔阂，加强对对方国家的全面了解和深刻理解，无疑是富有挑战性的艰 

巨任务。作为负责任的学术研究者，在这一方面，不仅任重道远，而且大有可为。以《中美 

长期对话(1986-2001)》一书的出版为开端，我们期待着“中美长期对话”项目一如既往， 

在促进中美两国知彼知己方面继续担当起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 

杨玉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